“小词”中的“大雅”——读叶嘉莹《小词大雅》

詹芳珍

叶嘉莹先生的《小词大雅》从词的修养与境界、词的微言与妙处品评了词的品格与特点，读来顿觉收获良多。
  从词的形式来看，词是古代音乐的一部分，主要是用于民间歌唱的。如果通俗地讲，词也相当于今天的歌词，它是配合音乐和曲调的。这就形成了固定的词牌和字数，它不能像诗歌一样自由地决定长短和平仄，从这个意义上来说，词的创作是受限的，一首词的词牌决定了它的字数和押韵。

《诗经》产生于民间的生产和生活，是大众生活的记载和提炼。词也来源于生活，主要表现男女爱情，最早的词集《花间集》的表象也正反映了这一点。在古代，由于男尊女卑的社会地位，女子足不出户，男子在外奔波，这就自然地产生了对爱人、对远方人的思念，于是借助词和音乐来抒发这种惆怅和思念。所以词虽是男子所写，却是由歌女配着音乐来唱的。“小词”兴于微言，多借用美人、香草、飞鸟等事物来表达男女恋情、相思。那么这些相思、怨别就需要借助于一些代表性的词语来体现，诸如“蛾眉、菡萏、鹧鸪、高楼”等蕴含深意的词语，这些是叶嘉莹先生所讲的微言。
然而微言中蕴含大意。比如蛾眉本指女子好看的眉毛，屈原先生用于指代自己美好的才华。鹧鸪原是指一种喜欢群居的鸟，在词中常被用以表达离愁别怨。从这些我们不难看出小词不仅仅是表象的用以表达男欢女爱的，其实它有自己大的境界。当我们读到苏轼、辛弃疾、李煜、柳永的词作时，明显可以体会出从他们内心流露的失意、惆怅、不甘和对家国的情怀。词人们用如此凝练、优美、韵味的表现手法从表面看是在表现思妇寻常的思念，实际上表达的是士人、才子们的豪情和远大志向。

词的韵味和词的华美是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。一首好词犹如一幅静默的山水画，让人沉浸其中不觉就被那份美所打动，但却很难与人分享这美的妙处。不同的人读同一首词会产生不同的联想和感发，这与读词人的修养和境界以及个人经历等密不可分。尼采说过“一切文学，余爱以血书者”。只有用自己真正感情和心血写出来的词作才会打动别人。元代马致远的《天净沙·秋思》至今仍是我最喜欢的一首词曲。“枯藤老树昏鸦，小桥流水人家，古道西风瘦马。夕阳西下，断肠人在天涯”。这首小词生动地写出了远离家乡的游子内心的孤独、寂寞的无法排解。这几句总会让我回忆起二十年前在农村读书时的情景。那时我在离家五十多里远的农村上学，村庄有一条清澈的小河，河上是一座只能过一辆架子车的木头桥。鸟儿时常在此流连，这儿也是我和同学们的乐园。一到周末，学校只剩我一人，我在小桥和河边独自徘徊，听着鸟儿的鸣叫，眼望着不远处家家户户生出的炊烟，不由得悲伤起来。夜色将近，那断肠人可不就说的是我吗？小桥，流水，昏鸦，断肠人，这所有的意象和情景似乎就是为我而设的，我默念着这些词句，任自己在夕阳下热泪盈眶。
中学时又学到了辛弃疾的《青玉案·元夕》中的“众里寻他千百度，蓦然回首，那人却在，灯火阑珊处”，为之深深吸引。这句词世人主要用于表达爱情或热恋，含有惊喜之意。而对于我，这句词却有着不一样的深意。我从高中起爱上文学，梦想有一天自己的文字会被更多的人看到，为此我一直坚持阅读。四年前，见到自己的第一篇文章登上报纸的那一刻，惊喜涌上了我的心头。我的泪眼看到了“那人”，虽是灯火阑珊，文学之神还是青睐了我，她给了我信心和力量，让我坚持用自己手中的笔去书写，让我坚定地去追寻梦中的“她”。

正如叶嘉莹先生所说，小词中有大境界和修养。也即“小词”能否“大雅” 取决于个人修为。它们虽精短，内容却极深广。小词中既表达词人的寻常情爱，但更抒发着他们内心深刻或隐秘不宣的情怀。这些小词随着音律向我们款款走来，让听者在音乐中体味填词人的心境，并不自觉地产生联想或共鸣，发出“我与君同”的感慨来。
（作者系陕西省散文学会会员，西安市作协会员，高陵区作协理事）
